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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的毒品价格是全国最
贵的。”

昨天，在上海刑警 803 总部，
缉毒处副处长马亮语出惊人。
“为什么贵？因为少，因为买

不到，物以稀为贵。”以新型毒品
冰毒为例：1克冰毒的均价，在上
海相比别的省市，贵了 5 倍有余，
还可能有价无市。
一线缉毒刑警也有同样感受：

前些年毒品大案忙不过来，一年十
多起数十公斤级的案子很平常，还
曾出现过以“吨”为单位的特大案
件。这几年，公斤级案件已经很少，
百克以上就称得上大案。

毒品少了，每年新增吸毒人
员的数字也处于历史低位。背后
折射出的是上海近年来毒品犯罪
打击和禁毒社会综合治理的力度
与成效。

但“战争”远未结束。某种程
度上来看，缉毒的难度更高。从
一箱钱、一箱毒品的面对面交
易，到互联网交易、虚拟币结算，
再到“暗网”订货，跨境非接触式
投递……除了越来越隐蔽的贩毒
方式，新型成瘾物质的层出不穷，
也把缉毒警逼成了化学家。

直面毒枭的“肉搏战”，变成
了更多依赖大数据分析的“信息
战”。新“毒战”刚刚打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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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上班，缉毒警察李文（化名）的
一项重要工作就是登录“暗网”，与上面
的毒贩打交道。

互联网是一个多层结构， 我们日常
登录的都是它的“表层网”，通过普通搜
索引擎就能看到。 藏在“表层网”之下的
被称为“深网”。 “深网”中的内容无法通
过常规方式访问浏览。 “暗网”通常被认
为是“深网”的一个子集，是隐藏的网络，

需要使用一些特定的软件、 配置或者授
权等才能登录。

“暗网”的服务器都在境外，李文的
关注对象也都是隐匿身份的外国人，其
实李文“潜伏”的目标并不是他们，而是
通过毒品的跨境交易， 找出国内的毒
贩。“对方如果跨境邮寄毒品，肯定不会
只寄给一家。同一个发件地址的邮件寄
往何处，就是侦查的线索。 ”李文说。

这并不是臆想或猜测。 上海警方今
年破获的为数不多的一起公斤级毒品
案，犯罪分子采用的就是这种套路。

今年 1月， 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
缉毒处接获公安部下发的一条线索：有
人通过国际邮件向境内走私毒品。 警方
迅速在浦东机场海关布控， 从一批图书
的邮包中找到了 200克海洛因。

“邮寄人将一本故事书的内页掏空
成长方形的空当，把毒品藏在里面，然后
塑封起来，十分隐蔽。 ”缉毒处侦查二科
探长汤智博告诉记者，查到涉毒邮包后，

警方迅速锁定运送这批图书的货运航
班，排查同一个寄件地址寄来的货物，果

然又从一批轴承的焊接核心部位拆解出
一包 500克的毒品，也是海洛因。

涉毒邮件来自非洲某国， 经上海中
转后寄往外省市，收件人是一位 47岁的
女子王霞（化名）。 难道她就是国内的毒
品拆家（分销商）？

警方找上门时，王霞也很震惊。原来
她无业在家，平时常感空虚寂寞，经人介
绍在网上搭识了一个名叫“Carry”的外
国人。两人虽然语言不通，但通过微信的
翻译功能，还是频频热聊。 “Carry”很殷
勤，日常嘘寒问暖，还不时发个红包，让
王霞感到很有面子， 常和自己的姐妹炫
耀自己的外国男友。

熟悉之后，“Carry” 开始给王霞邮
寄国际快件， 让她帮忙带给 “国内的朋
友”。 王霞比较懒，又因为疫情不太愿意
外出，所以往往也是转寄了之。

得知邮件是转寄给上海的一位留学
生，警方顺藤摸瓜，但这位留学生也只是
一个“中转站”。警方最终发现，真正的收
件人在南方某市。除了王霞，还有多个从
非洲寄来的涉毒邮包， 通过类似王霞的
中年女子，转寄到这里，邮包中夹带的毒
品海洛因总量超过 3公斤。 不特定收件
人，层层转寄，为的就是尽可能抹去这条
毒品邮路的痕迹。

“暗网”已经成为缉毒警察的一个
新战场。 马亮透露，此前警方曾破获一
个“暗网”平台，其中一些账号解密后
发现， 使用者不少是潜伏在里面的各
地刑警。

一 “暗网”

    对毒品犯罪的严厉打击， 也让新型
毒品不断出现。

“打得狠，买不到，毒贩就会找替代
品。”马亮透露，类似冰毒，分子式上一个
“键”的改变，可能就是完全不同的物质，

但也可能只是性状的略微变化， 同样具
有成瘾性。但因分子式的变化，它已经不
再是原来的物质，从法律上来说，买卖这
种新物质并不违法。

“国家可能很快就会将其列管，但犯
罪分子打的就是‘时间差’，甚至利用国
内、国外对化学品管制的种类不同，寻找
利润的空间。 ”马亮说。

比如合成大麻素， 是人工合成的化
学物质， 不依赖于大麻的种植， 成本更
低，获取容易，并且能产生更为强烈的兴
奋、致幻等效果，目前已成为新精神活性
物质中涵盖物质种类最多、 滥用最为严
重的“家族”。

“这种东西的吸食方式，主要是溶于
电子烟油或喷涂在烟丝上。 ” 据马亮介
绍，吸食这种物质后会产生头晕、呕吐、

精神恍惚、致幻等反应，过量吸食会出现
休克、窒息甚至猝死，引发毒驾、故意伤
害等危害公共安全事件。

今年 5月，公安部、国家卫生健康委
员会和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联合发布公
告， 决定正式整类列管合成大麻素类新
精神活性物质， 公告自 2021年 7月 1

日施行。 也就是说，整个“家族”都被禁
了，杜绝了打擦边球的可能。

这样“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斗智
斗勇，在禁毒领域天天都在发生。很多缉
毒警察并非科班出身， 但也被逼成了化
学家，各种分子式、化学名称张口就来。

“我们曾经抓过一个这方面的 ‘大
师’， 他专门制造毒品的新型替代品，一
旦列管，他马上另寻方向，十分狡猾。 ”据
马亮介绍，经过整整一年半的周旋，警方
才终于把他拿下，原因是他的一个疏忽，

警方在他的制毒场所里找到了 72克摇
头丸药品。 “原本他并不会直接制造
MDMA （摇头丸）， 但有一次生产替代品
时，发现结晶的品相不好，就自己做了一
些原料，然后尝试用不同方法结晶，才留
下了这些还未及时销毁的摇头丸粉末。 ”

警方还搜查到他的一本笔记， 上面
有他教授他人如何将他提供的药品进一
步制成毒品的方法。最终，“大师”以制造
毒品罪和传授犯罪方法罪被绳之以法。

二 新毒

    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缉毒处，最
近进行了一次“变身”。 从原本“基因”比
较单一的缉毒警出身， 变成了背景更加
多元的团队。

比如马亮， 过去十年一直在上海市
公安局刑侦总队一支队工作。 一支队是
俗称的重案队， 主要承担全市严重暴力
性案件侦查攻坚。 情报科科长董建平原
本是打击电信网络诈骗出身， 曾在缅北
与电诈团伙周旋。 管控科科长徐天拯是
打击有组织犯罪出身， 也就是俗称的反
黑刑警。

“新的团队， 就是要适应新的变
化。 ”马亮告诉记者，比如现在毒品犯
罪的方式方法， 与电信网络诈骗很
像，很多是非接触式，这就要借鉴新的
打击思路，尤其是大数据分析的“精确
制导”。

“很多犯罪是相互交织的。 ”在缅北

打击电信诈骗期间， 董建平就发现，很
多电信诈骗团伙通过毒品和色情业对
手下实施掌控，也让这些人“赚”到的
钱，再回流到团伙头目手里。正因如此，

这些人与毒品犯罪有千丝万缕的联
系，在犯罪手段上也相互交错、相互借
鉴。比如，毒品犯罪“电报群”等“阅后即
焚”的联络方式，现在也被电诈团伙广
泛使用。

董建平走上缉毒岗位后， 正在利用
他的专业优势， 搭建一个专门适用于毒
品犯罪侦查的“风险洞察系统”。 而命案
侦破中常用的一些侦破手法， 也被运用
到毒品犯罪侦查上，马亮就曾独辟蹊径，

通过毒品上提取到的生物物证信息破获
案件。

“禁毒是一场人民战争。 ”马亮说，战
场变了， 警方打击毒品犯罪的决心从未
改变。 战斗远未达止境！

三 “变身”

有些毒枭可能一年就做一次，

这就意味着抓捕的机会也只有一次！


